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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作为信息技术与语言学的交叉领域,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呈现出多元

化的趋势,同时也涌现出大量术语。 文章基于数据驱动的方法,以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收录的 SSCI 期刊中 2015—2022 年

间发表的关于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的 1034 篇文献作为数据源,运用文献分析工具 CiteSpace 对高频被引文献及高频关键词

术语进行可视化分析,从术语的角度对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领域的研究热点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概括与分析,以期勾勒出

当前国际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领域研究的整体轮廓。 通过分析发现,近 8 年该研究领域主要围绕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计

算机辅助语言学习与语言习得、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与教学 3 个主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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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60s,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CALL)
 

which
 

a
 

cross-cutting
 

field
 

betw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inguistics
 

has
 

made
 

rapid
 

progress
 

and
 

showed
 

a
 

trend
 

towards
 

diversif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a
 

plethora
 

of
 

terms
 

emerged.
 

Based
 

on
 

a
 

data-driven
 

approach,
 

this
 

paper
 

takes
 

1034
 

publications
 

on
 

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in
 

SSCI
 

journals
 

included
 

in
 

the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from
 

2015
 

to
 

2022
 

as
 

a
 

data
 

source,
 

and
 

uses
 

the
 

CiteSpace
 

to
 

visualize
 

and
 

analyze
 

high-frequency
 

cited
 

literature
 

and
 

high-frequency
 

keyword
 

terms,
 

based
 

on
 

which
 

we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future
 

trends
 

in
 

the
 

field
 

of
 

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rminology.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esearch
 

area
 

focu-
ses

 

on
 

three
 

main
 

themes: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CALL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CALL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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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 ( computer
 

assisted
 

lan-
guage

 

learning,
 

CALL)起源于美国,指“对计算机在

语言教学应用中的探索和研究” [1] 。 近年来,随着

计算机领域与教学理论的并行发展,CALL 作为信

息技术与语言学的交叉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

目前,较多学者对 CALL 领域的现有研究成果

进行了分析和评述。 如 Hubbard 总结了 2000—
2003 年间刊登在 4 种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期刊上

的 78 篇文献的研究对象的特点[2] ; 郑春萍以

2010—2014 年间 CALL 领域的相关论文的关键词

为基础,报告了 5 年中其国际动态与研究热点[3] ;
尹婷、焦建利通过分析国际 CALL 领域权威期刊

LLT 中的文献,总结了 CALL 研究方法在 4 个维度

上的新进展,对目前 CALL 领域的研究方法做出了

系统的阐述[4] 。
上述研究对于推进 CALL 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但已有研究成果大多关注其发展历程、研究方法和

研究对象,目前仍缺乏对该领域高频术语的研究,
以及从术语的视角对其研究热点与最新趋势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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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与解读。 基于数据驱动的术语分析能够对学科

领域的动态发展和演变起到较好的揭示和印证作

用,随着人们对语言学习中计算机技术应用的认识

不断深入,整体性了解 CALL 领域的高频术语是顺

应国际发展趋势、正确把握研究方向的基础。
因此, 本 文 将 在 此 前 研 究 的 基 础 上 分 析

2015—2022 年间 CALL 领域的相关文献,对该领域

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以高频术语为视角确定该

领域近 8 年来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

1　 研究基础

1. 1　 数据来源

本文以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核心数据合集为

数据来源,以“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文献类型设定为论文,通过以

下标准来筛选文献:
(1)2015—2022

 

年(4
 

月)期间发表。
(2)写作语言为英语。 出于对术语进行统一

翻译的目的,本研究剔除了其他语种的文章。
(3)专注于 CALL 的研究。 本研究剔除了检索

结果中包含的少量医学、建筑领域的文章。
(4)被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 SSCI)

 

收录。 在
 

SSCI
 

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通常会使用严格的标准进

行审查并在该领域具有较高的影响[5] 。 本次筛选

只选择论文(包括在线发表的论文),不包括书评、
评论、社论等其他类别。 根据上述标准进行过滤

后,最终筛选出
 

1034
 

篇有效文献作为本文的研究

样本。
1. 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分析的方法, 利用 Cite
 

Space 可视化软件,展现 CALL 领域的研究现状与

发展趋势。 Cite
 

Space
 

是由美国德雷克塞尔
 

(Drex-
el)

 

大学陈超美教授开发的基于
 

Java
 

语言的可视

化软件,以科学知识为对象,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
以图谱的形式显示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6] 。

本研究思路如下:首先利用文献共被引分析,
析出若干高频文献,通过对高频被引文献的研读总

结出关注应用领域;其次对文献中高频度、高中心

性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形成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通过词频探测技术总结主要研究方向,并分析近 8
年的突现关键词;最后总结出每个研究方向下的热

点术语,探索并解读 CALL 领域的研究热点,进而

探索该领域近 8 年来的研究前沿。

2　 近 8 年文献计量分析

2. 1　 近 8 年研究论文数量分析

图
 

1
 

呈现了近
 

8
 

年国际
 

CALL
 

研究论文数量

的趋势。
 

自 2016 年发文量达到小高峰之后,
2017—2020 年发文量逐步攀升, 可知这几年为

 

CALL
 

的迅速发展阶段。 2022
 

年的文献统计时间

截至
 

4
 

月份,已经接近
 

2015
 

年全年的发文量。 文

献年发表量的稳定表明这一时期 CALL
 

研究处于

持续发展阶段。

图 1　 近 8 年国际 CALL 研究论文数量

2. 2　 高频共引文献分析

论文的被引频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论

文的受关注程度,高被引论文一般是具有奠基性作

用的重要论文或关注研究前沿与热点的高质量论

文。 1973 年,美国情报学家 Small 首次提出文献共

被引(co-citation)的概念,作为测度文献间关系程

度的一种研究方法[7] 。 两篇或多篇论文同时被后

来一篇或多篇论文所引,则称这两篇论文构成共被

引关系。 利用
 

CiteSpace
 

对检索文献进行共被引分

析,得出国际 CALL 研究共引文献知识图谱,如图
 

2
 

所示。 图中节点的大小代表文献被引次数,节点

越大表明该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越多,节点之间

的连线表示两篇文献的共现情况,
 

线条越粗,说
明文献之间的相关性越高。 表 1

 

展示了 CALL
研究中前

 

10
 

篇高被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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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际 CALL 研究共引文献知识图谱

表 1　 CALL 领域排名前 10 的高频被引论文

序号 标题 被引频次 年份 发表期刊

1
Technologie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
 

review
 

of
 

technology
 

types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23 2014

COMPUTER
 

ASSISTED
 

LAN-

GUAGE
 

LEARNING

2
Review

 

of
 

research
 

on
 

mobile
 

language
 

learning
 

in
 

authen-

tic
 

environments
13 2017

COMPUTER
 

ASSISTED
 

LAN-

GUAGE
 

LEARNING

3
Twenty

 

years
 

of
 

MALL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
 

meta-a-

nalysis
 

of
 

learning
 

outcomes
12 2015 RECALL

4 Mobile-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A
 

Duolingo
 

case
 

study 10 2019 RECALL

5 Mobile
 

collaborative
 

language
 

learning:
 

State
 

of
 

the
 

art 10 2018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

TIONAL
 

TECHNOLOGY

6
Collaborative

 

writing
 

among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in
 

academic
 

web-based
 

projects
10 2012

LANGUAGE
 

LEARNING
 

&
 

TECH-

NOLOGY

7 Corpus
 

Use
 

in
 

Language
 

Learning:
 

A
 

Meta-Analysis 9 2017 LANGUAGE
 

LEARNING

8
Improving

 

argumentative
 

writing:
 

Effects
 

of
 

a
 

blended
 

learning
 

approach
 

and
 

gamification
8 2018

LANGUAGE
 

LEARNING
 

&
 

TECH-

NOLOGY

9
Types,

 

purposes,
 

and
 

effectiveness
 

of
 

state-of-the-art
 

tech-

nologies
 

for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8 2020

COMPUTER
 

ASSISTED
 

LAN-

GUAGE
 

LEARNING

10
Technology

 

in
 

Language
 

U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Language
 

Learning
8 2016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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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文献关注应用领域分析

通过对这
 

10
 

篇文献的研读,我们发现这些文

献涉及的主题包括:移动辅助语言学习、混合学习、
数据驱动学习、真实学习环境、学习效果、自动语音

识别、多对多协作写作等方面。 其中第一篇总结了

截至 2014 年语言学习领域 5 种主要的第二语言和

外语学习技术,即移动学习技术、多媒体学习和社

交技术、语音到文本、文本到语音识别、基于数字游

戏的学习技术,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8]
 

。
可以看出,计算机辅助学习的研究一方面从技

术入手,如 AR、VR 等,运用最新的技术优化学生的

学习环境,或以人机交互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

率;另一方面则是以学习方法与主体作为突破口,
探究语言教师和研究人员如何将技术纳入的教学

实践或研究议程中,探究学生本身的情感和动机

等。 这些论文作为计算机辅助学习领域最有影响

力的文献对后续研究起到了指引作用。

3　 高频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报告、论文中选

取出来的用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的词语,能够

鲜明而直观地体现文章主题,关键词在文献中出现

的频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词所表征的内容在

其相应领域中的受关注程度。
为了更准确了解当前国际 CALL 的主要研究

方向与发展历程,本文从高频关键词共现图谱与聚

类分析、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分析、关键词突现分析

3 个角度进行总结。 在 Cite
 

Space 的参数设置中将

“ Time
 

Slicing ” ( 时 间 跨 度 ) 设 为 2015—2022,
“Years

 

Per
 

Slice”设置为 1。 在“ Term
 

Source” (术

语来源)
 

中选择“Title”“Abstract”“Author
 

Keywords
 

(DE)”和“ Keywords
 

Plus
 

( ID)”,“ nodetype” 则设

定为“keyword”。 同时,将 top
 

N 设置为 50,表示在

生成的演化时区图谱中仅显示在该研究领域中的

发文数量排在前 50 的高频词或相关主题。
3. 1　 高频关键词共现图谱与聚类分析

3. 1. 1　 高频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

图 3 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呈现了自
 

2015
 

年以来

国际 CALL 研究的主要方向。 节点的轮廓越大,说

明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

两个关键词共同出现的情况,线条越粗,说明共同

出现的次数越多。 依据图谱数据,表 2 列出了排名

前 10 的高频关键词。

图 3　 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 2　 排名前 10 的高频关键词

排名 频次 中心度 关键词

1 165 0. 02 english(英语)

2 74 0. 07 performance(表现)

3 73 0. 05 instruction(教导)

4 66 0. 08 acquisition(习得)

5 58 0. 06 perceptions(理解)

6 57 0. 1 motivation(动机)

7 53 0. 02 model(模型)

8 51 0. 16 online(在线的)

9 50 0. 09 vocabulary(词汇)

10 48 0. 11 foreign
 

language(外语)

将检索术语“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83 次)”及

其上位术语排除后,频次前 10 的关键词为“英语

(165 次)”
 

“表现(74
 

次)”
 

“教导(73 次)” “习得

(66 次)”“理解(58 次)”“动机(57 次)” “模型(53
次)”“在线的(51 次)” “词汇(50 次)” “外语(48
次)”,根据高频关键词分布状况可初步预测:CALL
的研究集中于技术、学习主体、教学主体 3 个维度,
关注学生借助计算机等相关技术习得二语(尤其是

英语)过程中的表现和态度。
3. 1. 2　 高频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图谱有利于清晰地展示 CALL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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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热点分布,为了挖掘 CALL 领域关键词之间

更深层次的关系,本研究采用对数似然率算法(LLR
算法)对共现关键词的词间关系进行聚类。 聚类图

的两个显著指标是模块值(Modularity,Q 值)与平均

轮廓值(Mean
 

Silhouette,S 值),通过 Q 值和 S 值可

以判断聚类效果。 当 Q 值大于 0. 3 时证明划分的类

别是显著的,当 S 值大于 0. 5 时认为聚类合理,当 S
值大于 0. 7 时则说明聚类的效率较高。

图 4 为关键词聚类图谱,包括 16 个主要聚类,
每个聚类代表了 CALL 领域的一个热点研究话题,
图谱共有

 

342 个网络节点,2298 条连线,Q 值和 S
值分别为 0. 767 和 0. 908,表明本研究聚类结果合

理。 16 个聚类分别是:聚类#0 第二语言习得( sec-
ond

 

language
 

acquisition)、聚类#1
 

混合学习( blen-

ded
 

learning)、聚类#2 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聚
类#3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聚类#4 学习

分析学( learning
 

analytics)、聚类#5 整合技术的学

科 教 学 知 识 (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聚类#6 翻转课堂( flipped
 

classroom)、
聚类#7 优化课堂教学( improving

 

classroom
 

teach-
ing)、聚类#8

 

远程学习( distance
 

learning)、聚类#9
 

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聚类#10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聚类#11 听力( listening)、
聚类#12 教育技术( educational

 

technology)、聚类#
13 数据驱动学习(data-driven

 

learning)、聚类#14
 

移

动辅助语言学习 ( mobile
 

assisted
 

language
 

learn-
ing)、聚类#15

 

计算机中介传播(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图 4　 关键词聚类图谱

　 　 依据关键词共现及聚类索引结果,这 16 个聚类

可归纳至“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计算机辅助语言

习得”“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3 个主题,其中聚类#2
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聚类#3 人工智能(artifi-
cial

 

intelligence)、聚类#4 学习分析学(learning
 

ana-
lytics)、聚类#5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echnolog-
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聚类#8 远程学

习(distance
 

learning)、聚类#9 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聚类#12 教育技术( educational
 

technolo-
gy)、聚类#13 数据驱动学习(data-driven

 

learning)、
聚类#14 移动辅助语言学习(mobile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和聚类#15 计算机中介传播(computer-me-
diated

 

communication)聚焦于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
探索更加适用于语言学习的计算机技术及智能辅助

工具。 聚类#0 第二语言习得(Second
 

Language
 

Ac-
quisition)、聚类#10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
sion)和聚类#11 听力(listening)聚焦于计算机辅助

语言习得,聚类表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研究热度

较高,且研究者更关注阅读理解和听力等语言技能

的习得。 聚类#1 混合学习(blended
 

learning)、聚类#
6 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和聚类#7 优化课堂教

学(improving
 

classroom
 

teaching)聚焦于计算机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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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教学,探讨如何借助计算机工具优化课堂教学

的模式及形式。
3. 2　 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分析

分析关键词时间线视图,有利于探究研究主题

的变化范围、研究内容的关联性和传承性规律以及

研究热点的演化轨迹[9] 。 图 5 是 CALL 领域高频关

键词的时间线图谱,从关键词发展的时间序列来看,
许多高频的、中心度强的关键词在 2015 年或更早之

前就已出现,这表明 CALL 领域的相关研究方法和

研究理论成熟,研究内容稳定且系统性强。 近 8 年

研究热点主要围绕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计算

机辅助语言习得”“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3 个子领

域展开,且 3 个子领域齐头并进,相互影响,不断深

化 CALL 领域的相关研究。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

展,2019 年以后出现了“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人机交互 ( human-computer)” “ 深度学习 ( deep

 

learning)”等术语,这类研究为 CALL 领域提供了前

沿的技术支持。 同时,“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教师教

育(call
 

teacher
 

education)”“翻转课堂(flipped
 

learn-
ing)”等术语的出现,揭示了语言教师的教学方式和

教学理念、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也在不断创新。

图 5　 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3. 3　 关键词突现分析

突现词是某个特定时段内突然大量增多的关键

词,关键词突现可以看出某一阶段的研究热点及热

点的演变[10] 。 图 6 展示了 2015—2022 年突现性高

的前 30 个关键词,表明 2015—2022 年间,CALL 领

域研究热点丰富,集中在计算机技术、教学主体、教
学内容 3 个方面。 就计算机技术而言,随着网络的

发展,web2. 0 时代的到来使社交网络、社交媒体等技

术和工具广泛应用于教学中。 2018 年以前,研究者

更多关注学习者这一主体,学习者的认知过程、参与

度等是研究的主要内容;2018—2022 年,教师作为教

学主体之一受到更多的关注,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

策略、教学形式对学习者的影响成为研究热点话题。
就教学内容而言,前期的研究热点集中于学习者的

读写能力和演讲能力,后期的研究热点集中于学习

者的听力理解能力、口语能力、词汇学习能力。

4　 研究热点

结合前文关键词聚类的结果,可把近 8 年 CALL
研究的热点问题概括为 3 个方面:计算机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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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5—2022 年突现性高的前 30 个关键词

应用、计算机辅助语言习得、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
本节将从以上 3 个方面出发,从术语的角度解读国

际 CALL 领域的研究热点。
　 　 首先,对文献中所有的关键词进行汇总,统一

英文大小写、合并同义词以及缩写,去重后得到关

键词共 1135 个。 人工筛选出其中的术语,不是完

整术语的从文中索引补充完整,归并相关或相似的

术语,统计所有术语在关键词与摘要中出现的总频

次以及文献年份。 除去“CALL”本身以及其平行术

语、上位术语后,对保留下来的术语进行归纳分析,
并根据聚类图谱各个类簇中的关键词按照频次排

序,选取排名前 30 的关键词予以呈现并解析。 排

名未进入前 30,但与所述内容相关性较强或表示

新技术、新现象的术语也将在解析中被提及。 为避

免因翻译导致的歧义或多义现象,在分析过程中附

上该术语的英文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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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

CALL 的发展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进步密不可

分。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兴起以来,CALL 领域就

一直致力于探索和研究计算机应用于语言教学的相

关问题。 该方向排名前 30 的高频术语如表 3 所示。
叶丽珍[11]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不断进步的角

度将 CALL 的发展分为 3 个阶段:大型计算机阶段

(Mainframe
 

computer
 

stage)、智能化发展阶段(Arti-
ficial

 

intelligence
 

stage,简称 AI 阶段)和万维网阶段
 

(WWW
 

stage)。 由于各项技术和应用的侧重点不

同,CALL 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扩展出许多不同

的子领域,典型的子领域包括移动辅助语言学习

(Mobile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MALL)、智能计

算机辅助语言学习 ( Intelligent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ICALL ) 和 计 算 机 中 介 通 信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CMC)。
(1)CALL
相较于其他子领域,2015—2022 年的文献中

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是 “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CALL)”,与之相关的术语包括社交 CALL
(Social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Social
 

CALL)、交互式 CALL( Interactive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Interactive
 

CALL)、文化 CALL
(Cultural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Cul-
tural

 

CALL)等。 Blake 与 Robert[12]在 Technology
 

for
 

a
 

Tasked-based
 

Language
 

Learning
 

Curriculum 一文

中提到 CALL 在
 

CALL 教程(Tutorial
 

CALL)和社交

CALL( Social
 

CALL) 两种环境中进行,在 Tutorial
 

CALL 的环境中,学生以自我指导的方式与数字材

料进行互动和学习,而在 Social
 

CALL 的环境中计

算机主要提供了学生可以远距离互动的媒介。 In-
teractive

 

CALL 的优点是可以训练学习者自己产生

话语,然后对话语中的错误给予纠正性的反馈[13] 。
Cultural

 

CALL 的目的在于通过理解价值观(文化、
道德)如何注入语言和生活,从而深化对 CALL 的

研究[14] 。 由此可见,CALL 的发展越来越关注远程

学习的方式和人机互动的过程,CALL 不仅辅助学

习者掌握基本的语言技能, 还辅助其掌握相关

文化。

表 3　 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方向排名前 30 的高频术语

序号 关键词 中文翻译 频次

1 corpus 语料库 138

2 web
 

2. 0 web
 

2. 0 137

3 video 视频 120

4
mobile

 

assisted
 

lan-
guage

 

learning(mall)
移动辅助语言

学习
97

5 software 软件 78

6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 64

7 apps 应用 59

8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cmc)
计算机中介交

流
49

9 mobile
 

learning 移动学习 42

10 wiki 维基百科 39

11 online
 

learning 在线学习 37

12
natural

 

language
 

pro-
cessing

自然语言处理 30

13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 27

14 gamification 游戏化 27

15 virtual
 

reality 虚拟现实 26

16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24

17
intelligent

 

computer-as-
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智能辅助语言

学习
21

18 technology
 

integration 技术整合 20

19 game-based
 

learning 游戏驱动学习 20

20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技术接受模型 19

21
automatic

 

speech
 

recog-
nition

语音自动识别 19

22 blog 博客 19

23 educational
 

technology 教育技术 18

24 digital
 

game 数字游戏 18

25 digital
 

literacy 数字素养 17

26 social
 

networking 社交网络 16

27 augmented
 

reality 增强现实 16

28 automated
 

feedback 自动反馈 14

29 data-driven
 

learning 数据驱动学习 13

30 digital
 

storytelling 数字故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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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移动辅助语言学习

21 世纪初,随着移动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智能

手机、MP3、iPad 等大量移动设备的涌现使得人们

对移动辅助语言学习( MALL) 的研究兴趣日益高

涨。 Chinnery[15]将 MALL 解释为“通过使用手持移

动设备辅助或增强的语言学习”。 MALL 的研究一

直主要围绕移动设备、移动学习的技术和方法等内

容进行,近 8 年内的文献中与 MALL 相关的关键词

术语有移动学习(Mobile
 

learning,M-learning)、移动

应用 ( Mobile
 

application)、 移动设备 ( Mobile
 

de-
vices)等。 Ruofei

 

Zhang
 

与
 

Di
 

Zou[16]通过回顾技术

增强语言学习(Technology
 

enhanced
 

language
 

learn-
ing)领域 10 个被广泛认可的期刊中的 57 篇文章,
发现使用移动应用程序(Mobile

 

application)是移动

学习的主要方法,且数字游戏元素经常被整合到移

动辅助语言学习中去有效地改善学习体验,激励学

习者的动机。 Shadiev 等[17] 梳理了 2007 年至 2016
年 3 月发表的 37 篇关于真实环境中移动语言学习

的期刊文章,这些文章表明智能手机和个人数字助

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s,PDA) 是最常用的设

备,学习者的语言技能和对移动学习的感知能力是

最流行的话题。 Burston[18] 的研究也表明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电子字典、数字音乐播放器和
 

个人

数字助理都是 MALL 中常用的移动设备。
2015—2022 年间,有关 MALL 的研究更加聚

焦,集中于研发相关的移动程序或游戏。 Eunhye
 

Grace
 

Ko 与 Kyu
 

Yon
 

Lim[19] 设计了 WikiTalki 这一

移动应用程序并验证了其有效性。 该程序是一种

课堂辅助工具,可以扩展学生的语言练习实践机会

并使他们获得同伴们对其演讲表现的反馈。 Chris-
tos

 

Troussas 等[20] 设计了 Quiz
 

Time 这一基于智能

移动游戏的学习应用程序,用于评估和提高学习者

的相关知识。 除此之外,学习者对 MALL 的态度和

评价也越来越重要。 Talip
 

Gonulal[21] 开发了一种

衡量语言学习者对 MALL 态度的工具来评估

MALL 在教学中的有效性和可接受度。
(3)智能辅助语言学习

智能辅助语言学习( ICALL) 从 20 世纪 70 年

代后期至 80 年代初期的 CALL 领域发展而来。

ICALL 的侧重点在于将人工智能与 CALL 系统相

结合,提供与学生智能交互的软件,灵活、动态地反

映学生的学习进度。 在近 8 年的文献中,与 ICALL
相关的术语有自然语言处理( natural

 

language
 

pro-
cessing,NLP)、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智能教学系统( intel-
ligent

 

tutoring
 

system, ITS)、深度学习 ( deep
 

learn-
ing)、排序学习 ( learning-to-rank)、人工神经网络

(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N )、 数据挖掘 ( data
 

mining)、个人智能代理(personal
 

intelligent
 

agents)
等。 依据术语可以发现,近 8 年 ICALL 的研究集中

在人工智能的技术和应用两方面。
就技术而言,自然语言处理近年来一直是人工

智能领域的热点,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和排序学习

的方式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到自然语言处理中来

获取语言知识。 应用方面,智能教学系统( ITS)和

个人智能代理是近年来 ICALL 主要研究的应用系

统。 个人智能代理( PIA) 是一种智能操作并使用

自然语言来帮助用户的软件系统,目前市场上最常

见的产品有谷歌助手、Alexa、苹果的 Siri 和微软的

Cortana。 智能教学系统是一种可以即时提供给学

习者指令和反馈的计算机系统,它最大的优势在于

可以实现一对一的个性化辅导。 近 8 年智能教学

系统的研究集中于具体工具的研发及效果的评估

上。 Christos
 

Troussas 等[22]提出了一个针对二语习

得的自适应操作和评估智能电子学习系统,该系统

同时使用混合模型和推理系统进行错误检测识别

(MDI)来适应学习者的学习需求。 Baker 等[23] 评

估了智能教学系统的适用性和可行性,以提高拉丁

语二年级英语学习者在科学和社会课程中的词汇

和语言水平。 José
 

Paladines 和 Jaime
 

Ramírez[24] 对

智能辅导系统中对话系统过去 20 年的研究项目进

行了综述,研究表明大多数智能辅导系统是针对大

学层面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课程开发的,使
用对话系统可以帮助学生通过应用规则解决问题。

(4)计算机中介通信

计算机中介通信( CMC) 是一个总称,指人类

通过计算机进行的通信,依据用户是否在同一时间

点进行交互可分为两种模式:同步通信( synch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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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s
 

CMC)和异步通信(asynchronous
 

CMC)。 同步

通信是实时发生的通信,主要包括各种类型的基于

文本的在线聊天、计算机、音频和视频会议。 异步

通信是参与通信的各方在不同时间点发生的通信,
主要包括电子邮件、讨论论坛和邮件列表。 计算机

中介通信的出现改变了计算机在 20 世纪末的应

用,从 2015—2022 年的术语来看,计算机中介通信

技术应用于语言教学主要有两种模式: 多媒体

(multimedia)和社交媒体(social
 

media)。
近 8 年计算机中介通信在 ICALL 中的研究侧重

于对多媒体教学有效性的评估和检测。 Saad
 

Alzahr-
ani 与 Leah

 

Roberts[25] 通过实验证实了多媒体在 L2
词汇教学中的有效性,Ruofei

 

Zhang
 

和
 

Di
 

Zou[16] 通

过回顾相关文献总结了多媒体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

产生的积极影响。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互联网

已进入 web2. 0 时代。 从近 8 年的术语来看,应用于

教学中的社交媒体主要包括谷歌镜像(Google
 

Ima-
ges)、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网站。 除此

之外,随着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和增强现实

(augmented
 

reality,AR)技术以及人机交互(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HCI)模式的不断提高和发展,
远程学习 ( distance

 

education)、 在线学习 ( online
 

learning)和基于游戏的语言学习( game-based
 

lan-
guage

 

learning)的方式更加普遍。 除了学习模式的

改变,许多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教学资源和工具也被

广泛地应用于教学活动中,如网络资源(online
 

re-
sources)、学习者语料库(learner

 

corpus)、自适应超媒

体系统(adaptive
 

hypermedia
 

systems,AHS)、自适应

教育系统(adaptive
 

educational
 

systems)、手写文本识

别(handwritten
 

text
 

recognition,HTR)、自动问题生成

(automatic
 

question
 

generation)等。
4. 2　 CALL 与语言习得

该类别主要包括聚类#0 第二语言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聚类 10 #阅读理解 ( reading
 

comprehension)、聚类 11#听力( listening)3 个聚类。
Hardisty

 

和 Windeatt[26] 认为,CALL 作为一门新兴

的交叉学科,除了受计算机软硬件发展的影响外,
还受到相关学习、教学理论的影响和制约。 该方向

排名前 30 的高频术语如表 4 所示。

(1)习得语言

CALL 领域关于习得语言的研究主要可分为 5
种:母语习得(native

 

language　 learning)、外语习得

(foreign
 

language
 

acquisition)、第一语言习得(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第二语言习得 ( second
 

lan-
guage

 

acquisition /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与多语

习得( multilingual
 

language
 

acquisition)。 母语和外

语是按国家的界限来划分的,母语是指本国、本民

族的语言;外语是指外国的语言。 一般情况下,母
语是人们的第一语言,但不能等同。 第一语言和第

二语言是按人们获得语言的先后顺序来区分的两

个概念:第一语言指出生以后首先接触并获得的语

言,第二语言指在获得第一语言以后学习和使用的

另一种语言。 幼儿出生以后同时获得两种或两种

以上的语言叫双语或多语现象[27] 。
关于母语学习的研究集中于儿童早期语言学

习(early
 

language
 

learning) 与学术语言学习( aca-
demic

 

language)两方面,如学术英语写作( English
 

academic
 

writing)。 在二语习得中,英语作为第二

语言(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的研究较为成

熟,以英语为研究对象的文献有 459 篇;汉语作为

第二语言的研究,相关文献有 84 篇;西班牙语作为

第二语言的研究,相关文献有 39 篇;日语作为第二

语言的研究,相关文献有 25 篇;法语作为第二语言

的研究,相关文献有 19 篇;德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研

究,相关文献有 16 篇。
(2)习得语言技能

CALL 的应用价值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促进

学习者四大基本语言技能(听、说、读、写)的提高;二
是促进学习者在三大主要领域(语音、词汇、语法)的
提高[28] 。

计算机在辅助语言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学

习者的需要设计出相应的程序完成相应的辅导任

务。 Mike
 

Levy 和
 

Glenn
 

Stockwell[28] 在书中向读者

展示了哪些领域的技术运用较强(比如语法和词汇

教学),同时也指出了哪些领域的技术运用在当时的

发展阶段仍受到限制
 

(比如会话和发音训练)。
在词汇、口语、阅读、写作等各种语言技能的提

高方面,部分学者专注于提高一种技能,有些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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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CALL 与语言习得方向排名前 30 的高频术语

序号 关键词 中文翻译 频次

1 l2 / second
 

language 第二语言 682

2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EFL)

英语作为第二

语言
572

3 vocabulary 词汇 388

4 reading 阅读 314

5 foreign
 

language 外语 296

6 listening 听力 171

7 pronunciation 发音 167

8 speech 口语 151

9
vocabulary

 

learning / ac-

quisition
词汇学习 / 习得 147

10 acquisition 习得 141

11 grammar 语法 101

12 Spanish 西班牙语 75

13
second

 

language
 

acqui-

sition(SLA)
第二语言习得 64

14 complexity 复杂度 57

15 reading
 

comprehension 阅读理解 55

16 l1 第一语言 51

17 academic
 

writing 学术写作 46

18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听力理解 43

19 collaborative
 

writing 协同写作 41

20
automated

 

writing
 

eva-

luation(AWE)
作文自动评估 39

21 language
 

skills 语言技能 33

22 spelling 拼写 33

23 language
 

proficiency 语言能力 30

24 speaking
 

skills 口语技巧 25

25 l2
 

writing 第二语言写作 23

26 language
 

development 语言发展 23

27
automatic

 

speech
 

recog-

nition(ASR)
自动语音识别 19

28 EFL
 

writing 英语二语写作 15

29 oral
 

proficiency 口语能力 14

30 writing
 

quality 写作质量 14

重多种语言技能的提高。 经过 CALL 多年的发展,
四大基本语言技能中与计算机结合最为成熟的是

计算机辅助口语学习,有 147 篇文献以此为主题,
其中 14 篇研究发音训练系统( computer

 

aided
 

pro-
nunciation

 

training / teaching, CAPT)。 目前, ICALL
的研究聚焦在英语语言技能的提高上,如英语作为

第二语言的发音( English
 

l2
 

pronunciation) 与英语

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 second
 

language
 

speech) 研

究。 随之产生的术语有自动语音识别( 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
 

ASR)、自动发音错误检测(auto-
matic

 

pronunciation
 

error
 

detection,
 

APED)、发音错

误检测(mispronunciation
 

detection)、计算机辅助韵

律训练(computer-assisted
 

prosody
 

training)、连续语

音识别(continuous
 

speech
 

recognition)等。 相应地,
口语训练也出现了一批计算机辅助系统,如英语发

音系统( English
 

file
 

pronunciation)、口语对话系统

(spoken
 

dialogue
 

systems)、基于计算机的口语测试

系统(computer
 

based
 

oral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相比于口语学习的研究,计算机辅助二语听力

学习(l2
 

listening
 

)的研究则较少。 除了属于听说

练习的会话研究之外,听力理解( listening
 

compre-
hension)与听力技能( listening

 

skill)训练与计算机

辅助学习结合的力度较小,相关研究中未出现成熟

的技术或系统。 且均为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
未出现其他语言。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是四大技能

训练中必不可少的。 近 8 年涉及阅读理解的文献

研究对象主要为二语阅读( l2
 

reading),研究内容

为计算机辅助阅读干预( computer-assisted
 

reading
 

intervention)、移动辅助英语二语阅读(mobile-assis-
ted

 

EFL
 

reading)、元认知阅读策略( reading
 

meta-
cognitive

 

strategy
 

awareness,
 

RMSA )、 同 步 听 读

(reading
 

while
 

listening
 

to
 

texts,
 

RWL)、视频辅助阅

读( audio-assisted
 

reading )、 电子书阅读 ( e-book
 

reading)、在线阅读( online
 

reading) 等。 同步听读

即同步突出显示单词(视觉)与其发音(听觉)的过

程,最为明显的应用是借助同步听读软件提高儿童

的阅读理解能力。 除了技术之外,还有文献研究了

外语阅读焦虑( foreign
 

language
 

reading
 

anxiety)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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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外语阅读焦虑是外语学习中表现出的消极情

感,Lee 认为,由于阅读通常由个人私下完成,遇到

困难时学习者容易出现焦虑情绪,产生自卑[29] 。
“读”与“写”密不可分,除了阅读之外,计算机

辅助写作的研究也层出不穷。 与学习者写作训练

相关的研究有 186 篇,在近 8 年内分布均匀,大多

集中于二语写作 ( l2
 

writing / second
 

language
 

writ-
ing)、合作式写作( collaborative

 

writing)、学术写作

(academic
 

writing)与计算机辅助语言测试(comput-
er

 

aided
 

language
 

testing)中人机交互的作文评估,
尤其是英文写作(EFL

 

writing),方法部分借鉴自可

读性评估( readability
 

estimation) 领域。 直到 2022
年 3 月底,有 10 篇文献提出了作文自动评估(auto-
mated

 

writing
 

evaluation,AWE
 

/
 

automated
 

essay
 

e-
valuation,AEE )、 作文自动评分 ( automated

 

essay
 

scoring,
 

AES),计算机辅助写作方面的研究成为近

两年的热点。
在四大语言技能中,学者更关注口语和写作技

能的提高。 分析其原因,一是相比于其他的言语技

能,这两项与技术的结合更为密切,技术提供的帮

助更多;二是语言教育更加注重语言输出,而写作

和口语就是语言输出的主要方式。
与 10 年前不同,近两年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语用能力( pragmatic
 

competence)与文化

也逐渐得到学者的关注。 “文化”作为第五语言技

能受到的关注很少,目前与计算机的结合最为薄

弱。 在本研究选取的文献范围内,仅有一篇聚焦文

化层面,以中国传统建筑为研究对象,为高级汉语

学习者设计了名为“ LiveCode”的应用程序,旨在提

供身临其境的语言文化学习体验[30] 。
关于语言习得的三大主要领域,计算机辅助语

音与词汇的习得在近 8 年的 ICALL 研究中占据了

主要位置。 经统计,在涉及三大领域的 66 篇文献

中,语法学习有 12 篇,
 

词汇学习( lexical
 

analysis
 

/
 

second-language
 

vocabulary
 

learning) 有 23 篇,语音

学习有 31 篇。 其中,学者主要通过词汇知识量表

(vocabulary
 

knowledge
 

scale,VKS)和单词识别测试

(word
 

recognition
 

test, WRT) 来衡量词汇习得的

程度。

4. 3　 CALL 与教学

该类别主要包括聚类 #1
 

混合学习 ( blended
 

learning)、聚类#6 翻转课堂( flipped
 

classroom)、聚
类#7 优化课堂教学( improving

 

classroom
 

teaching)3
个聚类。 CALL 领域的研究主要在高等教育水平上

进行,教学过程中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如学习者的

年龄、熟练程度、态度等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除

此之外,教师对技术的态度及如何将计算机技术更

好地运用到课堂中也是 CALL 的研究热点,教师的

教学策略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改变。 随着互联网、
多媒体等技术及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学习者的主

动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合作学习的理念也被广泛

应用于 CALL 领域中。 该方面排名前 30 的高频术

语如表 5 所示。
(1)相关理论与方法

CALL 自产生以来共经历了 3 个发展阶段:行
为主 义 的 计 算 机 辅 助 语 言 教 学 ( behavioristic

 

CALL)、交际式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 communica-
tive

 

CALL)、综合性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 integra-
tive

 

CALL) [31] 。 每个阶段都有其相应的技术和理

论支撑,3 个发展阶段分别对应行为主义学习理

论、认知理论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21 世纪以来,
计算机技术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多媒体和互联网的

普及为开发体现建构主义理论的学习环境提供了

良好的条件。 基于语言学习的社会认知视角,综合

性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认为语言学习的重点在于

学习者能在社交的环境下输出所掌握的语言。 因

此,建构主义理论尤其是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是当

今 CALL 发展依据的主要理论。
近 8 年的文献表明,CALL 主要研究学习者对

相关技术、工具或方法的态度并评估它们在教学过

程中的有效性。 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用到的方法

主要有定性研究 ( qualitative
 

research)、复制研究

(replication
 

research)和元分析(meta-analysis)等。
除计算机技术以外,CALL 领域涉及的理论主要

来自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传播学。 CALL 的发展依

赖技术支撑,更离不开语言教学领域的理论与方法。
(2)CALL 与教学主体及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上,体验式学习(experiential
 

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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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CALL 与教学方向排名前 30 的高频术语

序号 关键词 中文翻译 频次

1 feedback 反馈 447

2 motivation 动机 197

3 university
 

students / col-
lege

 

students 大学生 85

4 integration 融合 83

5 anxiety 焦虑 78

6 learning
 

environment 学习环境 68

7 perception 感知 67

8 self-efficacy 自我效能感 55

9 attitude 态度 53

10 collaborative
 

learning 协作学习 48

11 input 输入 48

12 peer
 

feedback 对等反馈 45

13 cognitive
 

load 认知负荷 42

14 blended
 

learning 混合学习 42

15 flipped
 

classroom 翻转课堂 38

16 corrective
 

feedback 纠正性反馈 36

17 systematic
 

review 系统评价 27

18 game-based
 

learning 基于游戏的学习 20

19 learner
 

autonomy 自主学习者 19

20 dynamic
 

assessment 动态评估 18

21 learning
 

analytics 学习分析 14

22 formative
 

assessment 形成性评估 11

23 active
 

learning 自主学习 10

24 collaborative
 

language
 

learning 协作语言学习 10

25 working
 

memory 工作记忆 9

26 experiential
 

learning 体验式学习 9

27 call
 

teacher
 

education 计算机辅助语言
学习教师教育

9

28 individual
 

difference 个体差异 9

29 self-regulated
 

learning 自我调节学习 8

30 sociocultural
 

theory 社会文化理论 7

ning)与协作学习( collaborative
 

learning)是国内外

学者在运用 CALL 理论指导学习实践的基础上摸

索出的 CALL 环境下行之有效的学习新模式。 所

谓体验式学习,是指通过亲身体验从阅读、听讲、研
究、探索等学习实践中获得知识技能的过程[32]

 

,由
于体验凭借的媒介在学习实践中必不可少,体验式

学习更容易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 Hsiao 等[33] 将
 

3D
 

打印技术与体验式学习策略
 

(ELS)
 

相结合,为
工程预科学生设计了动手实践课程。 Rho[34] 在他

提出的计算机辅助手语学习系统中,将虚拟现实和

基于验证的反馈作为工具来实现体验式学习。 Di-
vekar[35]推出了认知沉浸式语言学习环境 ( CIL-
LE),通过与 10 名大学生进行的为期 7 周的混合方

法研究,将
 

CILLE
 

作为一种对外汉语
 

( CFL)
 

教育

工具进行评估,统计学结果显著。 计算机技术为学

生的亲身体验提供了支撑,体验式学习的媒介从利

用平面媒体发展到立体媒体,再到 3D 打印技术、人
工智能

 

(AI)、虚拟现实(VR)和扩展现实(XR)等。
CALL 课堂与传统课堂有所不同。 在传统课堂

教学中,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教学的绝对主导者,
监控教学活动的进程;学生是知识传授的对象,是
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始终处于被动的接受状

态。 而
 

CALL 课堂教学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培养

自主学习者(learner
 

autonomy),强化学生的自主学

习和独立意识,改变过去被动接受的状态,让学生

积极、主动地习得语言。 传统的讲授式课堂上,学
生的学习围绕教师所讲授的内容来进行,学生的能

力是影响学习效果的决定性因素,决定了学生能够

在多大程度上理解教师所传授的内容。 在新型的

教育环境中,学生往往需要通过自己的探索达到对

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因此学习者对学习的全心投入

水平成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学习过程越以学生

为中心,学生越需要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负责,对学

生自我监控能力的要求也越高。
因此,近年来关于翻转课堂( flipped

 

classroom)
与基于游戏的学习(game-based

 

learning)的研究逐

步升温。 这些新颖的教学方式有助于推动学生成

为课堂的主体,从而提高教学的效率。 Fathi 与

Ebadi[36]探讨了翻转课堂对英语作为外语
 

( EFL)
 

学生的全球写作表现和写作复杂性、准确性和流畅

性
 

(CAF)
 

的影响,实验表明,翻转课堂在英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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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写作表现和写作流利度方面的效果显著并

优于非翻转课堂。 Xue 与 Dunham[37] 通过实验表

明,基于 SPOC 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不仅能获得学

生的积极认知,而且有助于提高学生对发音知识的

学习和发音的正确性。 Wang 等[38] 针对澳大利亚

一所城市大学创建的名为中国岛
 

( CI)
 

的学习资

源探究学生的看法,表明学生欢迎
 

CI
 

提供的在课

堂外探索中国文化和语言的体验式学习机会,通过

游戏对现实生活交流中复杂的语用问题有了更多

的认识。 总的来说,教育技术帮助教师更好地组

织、呈现有意义的学习材料,帮助学生积极主动地

参与学习,从而促进有意义学习的发生。
关于教学主体的研究集中在学生与教师的身

份转换、 二语教师教育、 学习者的个体差异等。
Yang 与 Kuo[39]通过对

 

10
 

名学生进行教师培训,转
换学生与教师的视角和角色,促使学生参与协作和

体验式学习,展示了 10 名学生教师的教学理念对

教学策略的改变,从而为终身学习过程中的新教学

策略提供见解。 学习者个体的能力与特性也影响

其学习与发展的结果。 根据 Dörnyei 关于语言学习

者个体差异构成要素的论述,语言学习者的个体差

异(individual
 

difference) 一般表现在性格、学习动

机、自我效能感、学习风格、认知风格、语言学习策

略、自主学习能力、学习焦虑、创新能力、交际意愿、
自尊等方面[40] 。 其中,学习焦虑(anxiety)、学习动

机(motivation)与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acy)的研究

较为充足,Hong 等[41] 发现,根据汉语学习的内在

动机可以预测在线学习的自我效能感,而心流体验

与学习进度相关。

5　 结语

本文以
 

2015—2022
 

年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中的相关论文为数据基础,以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为研究工具,分析这一时期内 CALL 领域的进展与

成效,最终得出如下结论:
一、近年来 CALL 的研究热点集中于以下几个

方面:“第二语言习得” “混合学习” “计算机技术”
“计算机辅助教学” “阅读理解” “听力” “数据驱

动”。 理论研究侧重于“建构主义”和“自主学习”,

教学实践模式和策略研究包含“在线学习” “翻转

课堂”等,其中“第二语言习得”具有高中心性和延

续性。 教学结构从传统的“以教为主” 转变为“以

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教学相长的结构,学生与

教师的身份界限开始模糊。 教学资源建设和应用

研究重点在“语料库”,同时开发建立各种数字平

台,将信息技术应用到课程中。
二、研究前沿集中在创新教学模式、移动语言

学习、数据驱动学习、基于游戏的学习、教师专业发

展等 5 个问题。 无论从宏观的大环境还是微观的

教学模式、课程模式及教师发展等,每个要素都刻

着互联网与社交网络的烙印,技术引领研究前沿。
国外学者的研究由技术理论向具体的移动辅助语

言学习应用转变,大量学者开始研究技术支撑下的

应用如何影响学习者的情感因素(如动机、态度等

个体差异)。 2020 年以来,COVID-19
 

极大地改变

了正式教室和传统学习环境,在线教学与在线学习

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这些新技术的综合应用,学
生对技术的接受度与熟悉度,未来

 

L2
 

学习环境中

的技术可能性,随之而来的挑战与解决路径,将是

未来研究探讨的重要内容。
三、国际 CALL 研究总体呈良好的发展态势,

研究层面不断深化。 但研究场域集中于大学教育,
中小学教育研究相对匮乏,需注意均衡化。

本研究选取的文献来自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

集中被 SSCI 收录的英文文献,未被 SSCI 收录的会

议和期刊文献未纳入本次审查,这是本研究的局限

所在。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关注国内的研究,
结合 CNKI、会议论文集以及其他期刊上发表的论

文进一步分析国内 CALL 领域的研究态势,以提供

更为广泛和详细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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